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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洪远

枫叶岛上枫叶红

小满一过，收割完油菜后
正是渭北农家种植迟秋的好时
机。为此，父母天天张罗着要
种一点谷子。他们说，谷子性
温，是庄稼人过冬的上好食
粮。怎奈烈日炎炎，难以下种。

一日，天空渐渐有了云
彩，傍晚竟阴沉下来，到半夜
时分，屋檐上已滴起雨来。鸡
叫过三遍雨住了，激动得一夜
未合眼的父母便早早起床下
了地。父亲拉犁，母亲荷锄，
施肥下种，不到半晌
午，他们就将一亩地
打理停当。当别人在
为土壤的墒情争论不
休时，父亲却坦然地
说：“谋事在人，成事
在天，谷子能不能出
来，那是老天爷的事，
咱只管尽到心就行。”
苍天有眼。七八天过
后，父母种的谷子近
八 成 都 出 土 了 。 此
时，村里绝大多数人
都为失去了这次难得
的抢种机会而遗憾。

从小满到秋分，节
气在轮转，秋庄稼也一
天天地成熟了。伴随
着谷粒的日渐饱满，
父 母 的 恼 心 事 却 来
了 。 别 处 人 们 因 野
猪、羚牛大胆下山肆
无忌惮地破坏秋庄稼
而手忙脚乱，这里，麻
雀和父母也争起了口
粮。这对于劳作了整
整一个夏天的父母来
说，心疼不已。

为此，父母每天顾不上吃
饭，轮流在谷地里吆麻雀。然
而成群结队的麻雀从谷地的东
头飞到西头，又从西边飞到东
边，年事已高的父母被折腾得
精疲力竭。于是，他俩想了许
多对付麻雀的法子。首先他们
用几根木杆和麦草秸扎了一个
草人，母亲给草人煞有介事地
穿上了父亲的一件破旧白衬
衫，头上戴了顶破草帽。草人

的两只手还被母亲系上了长长
的白色塑料袋，末梢各绑一只
红色塑料袋。风一吹，衣衫飘
摆，两只塑料袋鼓胀着在空中
张扬，活像泰森的铁拳在挥
舞，甚是滑稽。起初，麻雀一
见还一惊一乍，然而过了几
天，麻雀便伫立在那高高的草
帽檐上叽叽喳喳旁若无人了。
没法，父母又在地里栽了几根
木杆，顶部再绑一根横杆，上
面系满了一绺一绺的带子，迎

风招展。当然，这对
于灵性十足的麻雀来
说，也仅仅是几天的
权宜之计。面对“荒
田圃、盗壳类”的麻
雀，实在无计可施的
父母，又用一个木杈
和自行车胶带做了一
个弹弓。每天他们捡
来砖块、瓦片砸碎，当
子弹一发发地射向连
啄带糟蹋的雀儿们，
使它们几无落足之
地，省下了许多力气，
侥幸保住了那一点劳
动果实。他们对庄稼
的爱惜和对自己劳动
成果近乎不计成本的
看重，引来了无数路
人的不屑一顾。

近年，随着人们
环保观念的增强，我
们居住的这片土地，
天又变蓝了，水变绿
了，麻雀又悄然回到
了我们身边。万花纷
谢一时稀，随着绿色

生命的逐渐枯萎、死亡、昆虫
减少乃至消失季节的到来，糜
谷这类麻雀的绝好美食，理所
当然地成了它们掠夺的首
选。然而对于出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遭受过年馑饥饿、视
粮食如生命的父母来讲，这却
是难以容忍的事。他们在以
他们那代人特有的思维和观
念，维护着自己那点少得可怜
的劳动果实，诠释着生存的艰
辛和劳动的伟大。

父
母
的
秋
天

□
陈
文
明

秋末冬初时节，一阵秋雨一阵凉，正是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而
久负盛名的北京香山、南京栖霞山和四川九寨沟等观枫景区，似乎并
不适合我们这些腿脚不太利索之人观赏红叶。其实何必舍近求远，离
上海市区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枫叶岛，300多亩的沃土上，种着北美红
枫、北美枫香和红叶石楠万余株，最是浅吟杜牧的《山行》：“停车坐爱
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枫叶岛不失为欣赏枫叶的好去处。

每到深秋，枫树绿色的树叶渐渐变成黄色、红色。秋风吹过，枫
叶岛的枫树落下一片片叶子，总让我想起中学时期读过散文家杨朔
的名篇《香山红叶》，想起年轻时看过的电影《枫叶红了的时候》，依
稀记得电影插曲是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可惜至今只记得一句：满山
枫叶似彩霞。

在明媚的秋阳下，枫叶岛的红枫林真是蔚为大观。朝阳的光辉透
过枫叶斜射下来，在湛蓝湛蓝天空的映衬下，像一束束飘动的火苗燃
红了一片天，将眼前的枫林演绎成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风儿迎面吹
来，枫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好似在为这人间佳境鼓掌欢呼。我敢说，
秋末冬初时节，枫叶绝对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让你不由自主地从
心里吟诵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周末的枫叶岛，有不少举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用他们专注
和专业的眼神摄下一幅幅枫林里的美景。年过古稀的我，在这些热心
摄影大咖的指点下，拍摄了一张《蓝天里的枫叶》。我没有料到浙江平
湖来的姐妹，会对我这个摄影菜鸟的习作赞赏有加。两姐妹热情邀请
我为她们拍照留念，或许是沾了摄影大咖的“仙气”，或许是姐妹俩一
身素白的长裙，青春的面容、靓丽的身姿，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如火
枫叶的映衬下格外“吸睛”，游客们一连串咔嚓，引得众多游客异口同
声赞叹：“太漂亮了！可上杂志封面了！”他们可能忘记了，有大咖的言
传身教，不出彩才是怪事哩。

一缕缕秋风从枫林上掠过，一片片枫叶像翩翩蝴蝶扑闪着翅膀飞
上跃下。最开心的是那些年轻家长，和孩子们一样跳跃着、欢呼着。
这些散落在地上的枫叶，形状像极了幼鸭可爱的小脚蹼，让人惜爱。
起先是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捡拾一片片枫叶，将它小心翼翼地夹在带来
的书本里，也许是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我们几个老友也不甘寂寞地
俯下身加入捡拾队伍。

我知道枫叶的花语是坚毅，永恒爱情和情谊。那就让我们在枫林
里聊发一阵少年狂，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捡拾起一片片枫叶，将它作书
签珍藏，送给身边的老友，祝福老友能够像枫叶一样有着坚毅的精神，
笑对幸福的晚年生活，度过夕阳红的温馨时光。

□田冲

咏 桂 花

清风拂面桂花香，

秋色怡人到酒庄。

一咏一觞诗兴起，

满园硕果泛金光。

连绵细雨，告辞了八月。暑，虽热烈焦
灼，却被秋风轻轻地吻别；望着日历，略有感
叹，辛丑的夏，就这样去了？对日子的惋惜，
替换成指尖的无奈。

春的欣喜，花的眷赏，被热情的夏抱
走。石榴花的艳红未曾吟哦，荷的奔放，亦
少有咏歌。青青的池塘，却被风儿带起了涟
漪。街巷里，飘逸的花裙，羞涩地躲在了洋
伞下面。昨日的热闹，被雨声叫退。街边消
夏的桌椅，知趣地躲在屋子里，嘈杂声被车
轮淹没。

仰望重云，方知秋的隆盛。郊野飘来的
草香，似乎带着玉米将要成熟的味道。柿子
的色着，随着秋日的行走，乌青中带有红意，
愈发隆重，倒像是秋的仪呈。莲子也未曾寂
寞，翠绿泛起了嫩黄。垂柳却不争宠，悄然
摆弄着舞姿，让游人装扮着倩影。河流满
溢，唱着歌，湍流不停。农夫望着歇荒的田

地，扶着爬犁，计划着白露过后下种的日子。
仔细想想，这就是秋，未曾收获，却有诱

惑，丰富得让人沉迷。文人说秋，景色颇多，
层林尽染，漫江碧透；鹊登繁枝，田野金黄；
耕牛伴归，炊烟袅袅。画图中的秋，亦是青
山红点，石着焦墨；霞辉染天，船帆片影。实
际上，秋的隆重，是冬的包孕；秋的多彩，是
春的装扮；秋的成熟，是夏的做弄。

人们都说，秋是收获的季节，秋分明是
哲思老人的揭示，得到也是失去，冬便成了
他们的礼祭。分明是劳作，也不要贪吃，寒
冷的无情便是回讫。

秋又把慧灵给了冬，不，又像是给了
梅。梅，让冬有了意义。傲骨悄然绽妍、冷
艳，却让人不敢靠近。梅还是时光的传递，
把冬送给了迎春。迎春便成了春的接生婆，
让桃园成了众多的际遇。

季节的轮回，左顾右盼。让人们劳累，

让人们有序却似无力，让人们不得不承受她
的奉承。

丰润多姿，秋，成就了喜悦；却有了落叶，
把欣然给了菊。菊，斗了霜，却成就了雪。萎
的无助，又成名了红楼，有了黛玉之葬。尔
后，纷乱却是姹紫嫣红，却是草木丛生。

到了秋，月似乎也显不同。水银般泻落
在清凉的大地，斜扑到西楼。被白云半掩饰
的月，覆在园亭，让青春在这里骚动。月的多
情，让诗人有了做弄，千里寄相思，有意共婵
娟。连李杜、三苏都吟诵……

送走了八月，秋便隆重，团月的香随着清
风，祥瑞人间。桂花默默散发着清香，让人弯
腰舒背。嫦娥舒袖，广寒宫也不再寂寥……

不一样的秋，于我，于你，于他，如云卷云
舒，如大雁落日，如朝霞磅礴，如耕牛横笛，如
柴院炊烟。风和雨，成了交替，成了奏鸣，成
了万般思绪，伴随一程又一程……

秋 思
□春草

花开彼岸花开彼岸 禾召禾召 摄摄

泾
河
夜
色

□
同
亚
莉

庚子农历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饭后无事，和两位朋友相约去小区南
边一路之隔的泾河河堤散步，这天傍
晚的天空分外妖娆，云彩颜色姿态各
异，经过了半个月雨水的洗涤和沉淀，
西安迎来了近年来最好的天气，许多
人都在朋友圈秀这多姿多彩的天空。

这段泾河在我们小区南边和马家
湾之间，河水自西向东款款而流，到了
这里往北拐个湾，又朝东奔流两三公
里，自然形成一个“U”字形水域，平时
水不大，河面如平镜一样清凌凌。最
近雨水多，泾河河水像黄河一样，混杂
着泥沙，黄而浊，水面也比往年宽了不
少，在微风的吹拂下，土黄色的河面泛
起了层层涟漪。河堤路是沿着河岸线
前两年才修成的，西接西安城市运动
公园南门，东连陕汽大道，长
五六公里。修成后就成了附
近人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河南岸是还未来得及景观化
的树林、草地和一小片一小
片用垄分割开来的庄稼地，
春季有黄色的油菜花、白色
的野花点缀在一片绿色之
中，夏季有紫色的薰衣草和
红色的喇叭花次第开放，秋
季的小片苞谷地和树林草
地黄绿相间，一派收获的景
象。河岸边是高低不同的
楼房，白天静悄悄地沉寂在
天空中，晚上灯火通明，将
楼的外貌诗意地展现给大
家。碰到元宵节、春节时，
烟火就从泾河对面的楼宇
间升腾起来，惊艳了我们这
些散步的人，从这个角度看
烟花，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脚下的河堤路和我
们小区仅一条马路之隔，马
路和河堤之间有二三百米的
距离。这中间的地还没有完
全开发，有草有树，平时人也
不多，可河堤路修好后，去河
边散步遛娃休闲的人就多
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
路。”我们小区的居民天天通过这条
小土路走到河堤路，小路越来越宽，
越来越瓷实，就像用碾路机碾过一
样。如果市政府可以尽早实现将泾
河变为城中河的规划，那么这条土路
很快就会变成花园之间的蜿蜒小径。

这天傍晚，我和两个朋友相约一
起散步，我们仰望幽深的天空，数着
亮晶晶的星星，突然觉得傍晚的天幕
是深蓝色的，而且是那样的高远无
垠，像大海一样。头顶的一片云犹如
一块温润的和田玉，纯净中透着淡淡
的黄，还有一片云像一群乌青色的
鱼，在深蓝的海面上奋力游梭着。因
为天空澄清，能见度非常高，天上的
星星和高低不同的飞机就成了我们

分辨的对象，按照位置、高出或低于
云朵的距离，我们分出了远远近近的
飞机，这才发现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原
来也是这么繁忙。

我们三个人顺河堤路从西走到
东，又从东走到西，一位朋友说昨天
还看见月亮了，今天为什么月亮还没
有出来呢？是呀，这么晴朗的天气，
满天星星，月亮不会缺席吧？我们
索性坐在河堤上，等着月亮出来。一
会儿，月亮沿着东边楼顶的青褐色云
层露出了一些银色白点，很快这个白
点就变成了一条银色的线，银白色的
月亮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托举着，
从云层上一耸一耸地冒了出来。刹
那间，浩浩天幕就像上了银色的水
彩，由浓变淡，顺着天际弥漫开来。

这些深银色、浅银色还有个
别黄玉色的云朵将月亮衬托
得更为皎洁，月宫中的桂花
树清晰可见，我们贪婪地欣
赏着这难见的月色。

一个朋友看着天上的一
轮明月兴奋地说：“新闻里讲
登月已经向民间开放，我们
有机会也去月亮上看看。”另
外一个朋友说：“地球这么
大，我许多地方都还没有去
过，还月亮呢。”她们说完问
我如何想，我看着半空悬挂
的一轮月亮，问：“今夕何
夕？月亮怎么这么清朗？”朋
友说：“阴历七月十四，明天就
是中元节，再有一个月就是中
秋节了。”原来是这样，我突然
想到阴历六月中旬的一个傍
晚，我们一家从咸阳开车回西
安，月亮高高悬在半空，金灿
灿的，有脸盆那么大。上幼
儿园的孙子突然喊：“快看，
今天的月亮不像银盘不像镰
刀像饼干，我们走它也走，我
想咬一口。”他的叫喊将一车
人的目光集中在了天空中金
黄色的月亮上。

今天的月亮是皎洁银
色，为什么和上月的不一样呢？是气
候变化的原因吗？还是因为明天就是
中元节了，月亮也忧伤起来，怀念自己
远去的亲人。月亮一会儿钻到了云层
里，一会儿露出了半边脸，这时的月亮
比刚升起来时高了不少，但显得小了
一些，更亮了一些。“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苏轼
的名句，用在这里再也恰当不过了。

是啊，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
时间，看到的月亮都不一样，我们和
不同的人看月亮时的心情也都不
同。临近中秋，月亮应该会有新的不
同于今天的样子了。不知道到时候能
不能看清，面对着幽暗天幕，我想有多
少人和我一样，坐在河堤心猿意马地
想着心事呢，昨天的，明天的……

与太阳的约定 □李兴中

太阳像一个火球从东边一直到西边，整整一夏
都在演绎着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轮回。如同见证
了夸父的苦心。而如今，当它把耀眼的光束投向
大地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炎炎烈日下发蔫的月
季，而恰是这朵朵怒放的小花。

这就是太阳花了，小小的花瓣，细长而肥厚的
叶子，如果不是被养在花盆里，我想你一定会把它
当成路边的野花、野草。它的确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也不知是谁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儿，起初只觉
得这是大“名”小用了。更难以想象的是我竟然会
喜欢上它。“向阳花木易为春”是一句流传已久的
诗句，太阳花是迎着太阳开放的，于此也算是“向
阳花木”了吧，只不过它不曾点缀万紫千红的春
天，偏偏是在酷暑的季节给人们带来一份凉意。

从不了解到爱上它是经历过一段曲折的，许
多年前，我把它当成一种叫“蚂蚱菜”的野菜连根
拔起。当时还自诩为“除草英雄”，后来才明白，这
太阳花和蚂蚱菜是两种不同的植物，乍一看竟有
几分相似，但仔细分辨一下，叶子和花都不一样。
不怪人们要把一个极富乡土气息的名字送给它，
就干脆叫“蚂蚱菜花”了。我把奶奶看得很重的太
阳花“摧残”了，她很伤心。以后每当初春的时候，
就看到奶奶把小如针芥的黑色籽粒均匀地撒在用
水浸湿的土壤上，在捏一小撮细土盖在上面，花盆
的表面被蒙上一层薄薄的地膜，保证有充足的水
分和适宜的温度。四五天后，茎像红色的彩线，是
专用作绣花的那种，两片细小的嫩叶，看起来是再
单薄不过了，我深信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植物。

爱花的人把成熟的花种收集在一起，放在小盆里，
晾干后又用纸包好，准备来年再种，这才使得它可以在
这故乡的小院里得以年年生息。又是一个盛夏的日
暮，院中没有一丝风，太阳花也不例外，它和这院中的
一切都悄悄融为一体。在开败了的花蕾旁边又多出
几个新花苞，有的绿盈盈，而有的已经待放。鼓鼓的
花苞中露出一条小缝，可以让观赏者看清它的花色。

自从我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就再也没见过这
样的小花。恰巧有一次，路过花市随意瞥见一盆，
心里觉着亲切，上前问过之后才知道这花不卖，是
专门送给顾客的赠品。我不禁哑然，七色光下最绚
丽的花朵、百花中的夸父，谁又真正懂得去欣赏它
呢？好在它并不过多在意人们的目光，只是一味地
践行着它与太阳之间的约定，执著而可贵的花。


